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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黃沙掩埋了數百年的海龍屯，到上世
紀七、八十年代，逐漸進入今天考古工作
者的視野，1982年被列為貴州省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2001年被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去年11月，國家文物局正式公
佈，海龍屯與湖南永順老司城、湖北唐崖
土司遺址捆綁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
名單。今年3月，國家文物局審查確定海龍
屯土司遺址為中國2015年向世界文化遺產
組織申報項目。
作為土司制度的實物載體，海龍屯要申報

世界文化遺產，必須將黃土掩埋的部分清理
出來，這樣，考古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甚
至是海龍屯土司遺址申遺的「重要支撐」。
1999年起，由貴州省考古研究所派出的

考古隊進行過小規模試掘，不僅清理出登
屯要道「三十六步」（今稱天梯），也為今
天深入認識海龍屯提供了基礎性的材料。

製三維立體圖 解構「新王宮」

真正具有意義的大規模考古發掘，從
2012年開始至今，還將持續下去。據貴州
省遵義市匯川區申遺辦公室提供的一份材
料顯示，經國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4月至
2013年元月，2013年8月至今，海龍屯文物
考古隊正式對海龍屯遺址進行文物考古發
掘，現已完成文物考古發掘面積近2000多
平方米，出土文物10000多件，其中珍貴文
物100餘件。
「把黃土揭開，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

個歷史的現場，可以更直觀、更微觀的接
觸到當時更多的細節。」常年吃住在海龍
屯上的考古隊隊長侯清偉帶 記者走遍了
目前工作的區域——海龍屯明代衙署建築
遺址群，也就是當地人所說的「新王宮」，
據稱考古隊發現了「新王宮」的城牆，確
定了它的範圍和面積。
今明兩年，考古隊的工作中心就是對全

屯已經暴露的遺跡做三維的測繪，製作出
立體圖；對全屯的道路系統進行梳理；對
一些民間傳說的名稱進行考古確認；找出
「新王宮」的中軸線，理清中軸線上的門
庭、院落，以及「新王宮」各區域的功
能。李飛說：「近期考古工作雖為申遺服
務，但最終目的還是保護古蹟。」

「夫龍巖囤者，乃播南形勝之

地也。吾先侯思處夷陬，不可無

備，因而修之以為保障。⋯⋯

予今設用守屯名役，總管、總

領、把總、提調、書吏各理事

務；守衙小童、守倉戶、打掃

戶、總旗、小旗、軍士、苗軍並

住囤醫生、匠作、住持人等各有

役次，時刻不可擅離，各給年

貌、號牌稽考，內無出關字樣。

倘若解取物件或告假下囤，赴

總管廳乞帖照驗方許放行，其運

送口糧幫戶，給有年貌、號票各

帶在身，執照進出毋得阻滯。若

官差取發物件，人役各關視驗朱

批帖文，毋得延緩。但恐親臨本

囤，跟隨一應人役書房聽點題

單，預發龍鳳關查點進出。回

日，具手本封繳原單及來往工匠

人夫。⋯⋯」

註解：經文獻核對，楊家統治

播州725年間，29代人中，只有楊

應龍被封為驃騎將軍，故考古學

者傾向於此碑文為楊應龍手書。

該碑文主要交代了修屯的原因，

核心內容是屯上的日常管理體系

和進、出關要遵守的規章制度。

土司，即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官，他們擁有土地、軍隊和子民，向中央王朝朝貢納

稅，並充當中央王朝的後備軍⋯⋯起源於唐朝直至新中國成立後才完全覆滅的土司制

度，是封建王朝對邊疆少數民族首領的籠絡制度。偏居西南一隅貴州遵義

市的海龍屯，是明朝驃騎將軍楊應龍當年管治的屯地，雖毀於戰火，但卻

見證了土司制度的鼎盛過程，並保存700年前的格局至今。走過遺址，宛若

穿行在這段700年今古交織的歷史時光隧道中，經歷戰亂中被湮沒的最後

土司的光輝歲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郎艷林 貴州報道

乘車從遵義市區出發，沿 蜿蜒曲折的盤
山公路，翻過山頭進入山谷，兩側的高

峰懸崖矗立，讓人感覺如入甕中，簡直無可遁
處，海龍屯就在這正前方的山頂上。因前、後
九道關隘至今仍保存完好，越發顯得登屯路陡
峭難走。屯上最高海拔1354米，屯下海拔974
米，相對高差300至400米。屯頂平闊，面積約
1.6平方公里。海龍屯的地勢，「崇山峻嶺間
一蒂孤懸，四面陡絕，南北環水，僅東西有仄
徑上下」，《明史》稱「飛鳥騰猿不能逾者」。

因山為壘 軍事防禦模式

據稱，為屏障海龍屯大本營，楊氏土司利用
險峻地形，在屯外圍建設了龍爪屯、雲門屯、
海雲屯等星羅棋布的屯堡，與海龍屯近在咫
尺，隔河相望還建有養馬城、養雞池、養鵝
池；還在婁山關、白石口、松門婭、水牛塘等
地屯兵紮營，構築重重木關屏障。同時，在今
正安、仁懷、綏陽、桐梓、烏江等也構築了南
山寨、吼灘寨、銅鼓寨、石虎關、老君關、青
蛇屯等數十個關隘、屯寨、屯堡以鎮四方，拱
衛 播州宣慰司和海龍屯，組成了楊氏土司強
大的軍事防禦體系。
「因山為城的防禦理念很早已在播州流行，

是從掌播者到隱士的普遍共識，在抗蒙戰爭中
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貴州省考古研究所
副所長李飛分析，明清時期，「因山為壘」成
為西南地區普遍的防禦模式，海龍屯和四川釣
魚城由播州的冉氏兄弟修建。而類似的建築遺
留至今者仍有近千處之多。在戰事頻仍的明清
時代，它們被土司、土匪、鄉紳等廣泛運用，
以求自保。這均體現了較早出現的海龍屯對周
邊後世軍事防禦體系的深遠影響。

地盤之廣 見證昔日輝煌

早前，電視熱播《奢香夫人》劇集，描述明
初水西（今貴州境內）的安家土司，當時並存
的土司還有水東的宋家、播州的楊家和思南、
思州的田家。
古代播州隸屬於四川行省，轄區範圍大致相

當於今貴州遵義市、甕安、黃平、凱里、湄
潭、餘慶、金沙、仁懷、習水、赤水、桐梓、
綏陽、正安、道真以及四川綦江等縣地區，是
當時西南土司中「地盤比較寬、實力比較大」
的土司。

李飛說，土司制度也分級別，最高的為宣慰
司，往下依次有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
「如果要論官階，播州宣慰司楊應龍是從三
品」。在殘垣斷壁的飛鳳關內「斜倚」城牆的
《驃騎將軍 示諭龍巖囤嚴禁碑》（後得知是複
製本），刻有碑文，內容關於海龍屯原名龍巖
屯，鼎盛時期設有多種守屯的人，包括總管、
總領、把總、提調、書吏，軍事力量有總旗、
小旗、軍士、苗軍，另有小童、守倉戶、打掃
戶、運送口糧的幫戶、駐屯醫生、匠作、住持
等等各類人役，可以想像海龍屯曾經的繁華。

屯內建築 淹沒黃土荊棘

據導遊葛猛介紹，民間傳說海龍屯上1.6平
方公里的範圍內，原有三十二大街七十二小
巷。如今，東西兩端的9道關隘和環屯約5公里
的城牆依然屹立，屯內建築卻已多淹沒於荊棘
叢中、黃土之下，僅有少量石砌的建築基址若
隱若現。
「土司制度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

具有重要的作用」，李飛說，即使是今天的少
數民族區域自治，亦有其影子和延續性（但差
別甚大，此為後話）。無可否認，楊氏土司統
治的725年間，對當時的經濟、文化各方面的
發展起到了積極、正面的作用。「反觀今天的
區域治理和政策，也可為我們制定決策時提供
參考。」

血戰百日 土司一族被殲

當地村民稱，明朝大臣李化龍在《平播全書》
中描述，楊應龍將「養馬城中，百萬雄師旌日
月；海龍屯上，半朝天子鎮乾坤」的對聯刻在
門上，由此認定楊應龍反叛才被朝廷一舉殲滅
的；但也有村民反駁，楊應龍本來沒有反心，
其次子楊可棟死於重慶，楊應龍想將其屍體要
回而不得，是被朝廷逼反的。無論後人如何評
說，楊應龍一族終歸是死於戰火。
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正月，明王朝認定

楊氏「謀反」，明神宗皇帝下決心消滅楊氏土官
統治，以武力征服楊應龍，任命四川總督李化
龍並賜尚方寶劍，統領雲南、廣西、貴州、四
川、湖南、陝西、山東、河南、寧夏等15省24萬
步騎兵，共8路進兵播州。
六月初六日凌晨，李化龍破屯，楊應龍自縊

身亡。自二月二日出兵至六月六日結束，歷時

114天，這場舉全國之力參與的大規模血戰，
雙方共投入兵力達數十萬之眾，最終明軍大獲
全勝。官兵在屯上殺戮焚劫，木結構建築全被
焚毀。

易名海龍 喻永世不造反

至今，飛鳳關的門外，仍然可以依稀看到一
塊碑上刻字「夏季六日平播，先登海龍屯，淮
陰王鳴鶴。」的字樣，據從小在山上玩耍的當
地導遊葛猛說，平播大將王鳴鶴第一個登屯，
但在後來的論功行賞中卻沒有他的名字，他心
懷不滿，自己再次登上海龍屯刻下了字。而朝
廷平播後，龍巖屯易名海龍屯，意為龍困於
海，永世不得興風作浪。
自此，楊氏土司700多年基業毀於戰火，數

十座莊園被焚劫一空，歷代祖墓均被掘毀，珍
寶悉遭劫擄，楊氏自唐以來在播州的世襲統治
就此結束。朝廷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廢
除播州土司制度，實行改土歸流，將播州一分
為二，設遵義、平越兩府，委派流官治理，從
此，楊氏退出播州的歷史舞台。

■貴州省考古

研究所副所長

李飛稱，海龍

屯可體現明朝

驃騎將軍楊應

龍的強大軍事

防禦體系。

虎靜 攝

■海龍屯保存最完整的朝天關，右邊小字寫

道：唐太師守播29代孫欽賜飛魚品服敕封驃騎

將軍楊應龍書立，左邊落款為皇明萬曆乙未歲

中呂月乙卯日節旦重輯。 郎艷林 攝

楊氏覆滅以後，留給後人諸多謎團，其中「楊應龍
有否後人」，成為民間傳說的熱點。平播之役後，史
書有關楊氏家族的記載幾無可查。然而民間卻流傳楊
氏小公子「獲救」一說。相傳楊應龍的孫子含赤當時
才兩歲，官軍攻破海龍屯之際，含赤的乳母穆氏背
他，用布條搭建救命之繩從後山逃脫，跑向穆氏老家
今務川、綏陽一帶，改名換姓得以繁衍生息。
今天在遵義市的務川縣、綏陽縣，以及海龍屯所在

的高坪鎮，均有人自稱是楊氏後人。記者在返程路過
高坪鎮時，得知楊秉江、楊國政叔侄自稱是楊氏後
人，並於2003年重修家譜。這本名為「播州楊氏家譜

——海龍屯直系」的家譜，由叔侄二人2003年發起重
修200本，附近楊姓族人一戶一本。據家譜記載，楊
氏起源於始祖楊端，29代孫楊應龍覆滅後，遵應龍孫
含赤為祖，遂細分旁支。執筆者楊國政自稱端祖四十
代嗣孫。
楊秉江說，他的先祖含赤當年逃出時乳母帶了證明

其身份的金印，但後因種種原因，至今已不知去向。
對於楊氏有無後人，貴州省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李飛認
為，楊氏一定有後人，但確定沒有楊應龍的嫡傳後
人，至於有許多人自稱是楊應龍後人，卻遺失物證，
尚有待甄別。

楊氏後人逃脫 四十代孫修族譜

■自稱楊氏後人的楊秉江、楊

國政叔侄拿出近年重修的家

譜。 郎艷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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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世遺 憑考古作證

■海龍屯文物考古隊隊長侯清偉展示

隊員發掘的珍貴文物。 郎艷林 攝

■海龍屯天梯，古稱「三十六步」，

1999年挖出。 郎艷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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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龍屯明代衙署建築遺址群現場，依稀

可見黃土下的地板磚精美細緻，反映當年楊

應龍這位土司的超強管治能力。 郎艷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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